
美國波士頓大學醫學院對州內新英格蘭
地區的百歲老人作研究，綜合其共同特徵。
如果你也想長命百歲，可作參考：

1.他們都不胖，且其中的男性多數是瘦
子。

2.頭腦清楚。
3.樂天知足，隨遇而安，沒有壓力。對

外在的刺激不敏感，即環境不影響心境。
4.喜歡與人交往。即使有不愉快，因着

經常與人溝通，轉移視線，不會鬱記在心。
5.自我感覺良好：感覺自己比實際年齡

年輕十三歲。
6.追上潮流。他們發電子郵件，通過上

網搜索失去聯繫的朋友，甚至在網上約會。
7.在五十二歲後才開始絕經期。
8.吃得少，每日熱量攝入不超過二千卡

路里。
9.心跳次數少：脈搏大概一秒一次。心

跳每分鐘六十至一百下，心臟無需太過賣力
，已完成輸送血液的任務。

10.不打鼾。
11.更年期後依然冇肚腩。
12.血液中維他命 D 含量高。少患骨質

疏鬆症、癌症、心臟病以及傳染病。
13.性格開朗。大腦中的皮質醇水平偏

低，使老人癡呆症的概率也低。
14.每天跑步四十分鐘。
這些身體特質，有些來自祖先長壽的遺

傳，有些是從年輕時建立起的養生習慣。有
些是性格使然。壽命長短還在其次，活得舒
坦最重要。

所以不要小看吃清淡
食物，早一小時睡覺，閒
時動動筋骨，曬曬太陽，
這些小動作都有回報，結
果就是長壽。

春
節
回
粵
北
老

鄉
探
親
，
冷
得
要
命

。
不
只
天
氣
嚴
寒
，

村
子
更
是
冷
清
，
滿

地
爆
竹
紅
屑
，
卻
不

見
人
面
笑
靨
，
只
有

幾
條
黃
狗
閒
蕩
，
只

因
人
們
都
追
求
更
舒
適
的
生
活
去
了
。

鎮
守
祠
堂
的
二
叔
公
，
剛
搬
到
縣
城

的
高
樓
，
那
邊
有
水
力
充
沛
的
熱
水
浴
、

有
四
十
八
吋
大
電
視
、
窗
門
密
封
，
不
怕

村
子
破
屋
窗
縫
門
縫
冷
風
陣
陣
，
每
朝
飲

早
茶
，
也
不
用
在
霜
凍
田
野
間
步
行
二
十

分
鐘
到
最
近
的
墟
市
茶
樓
。
二
叔
公
春
節

回
老
家
，
燒
燒
爆
竹
，
吃
過
喜
酒
，
與
鄉

里
閑
話
家
常
，
就
匆
匆
回
到
縣
城
的
安
樂
窩
。

村
子
其
他
年
輕
人
自
不
待
言
，
他
們
早
就
往
東
莞

深
圳
闖
天
下
，
這
天
開
着
奔
馳
進
村
的
就
是
二
叔
公
的

侄
子
，
他
自
己
兒
子
也
不
賴
，
開
着
本
田
房
車
，
算
有

個
交
代
。
他
們
春
節
才
回
老
家
，
與
一
眾
堂
兄
弟
賭
幾

手
碰
槓
牌
、
喝
幾
杯
燒
酒
，
又
要
趕
忙
回
去
，
難
怪
啊

，
有
大
老
婆
小
老
婆
兩
家
人
要
照
顧
，
春
節
挺
忙
的
。

剩
下
的
，
只
有
一
些
孤
苦
老
人
，
和
那
些
丈
夫
不

知
所
蹤
的
婦
女
。
她
們
忙
着
做
糉
子
煎
堆
，
養
豬
趕
牛

，
農
閑
時
分
也
沒
有
停
下
來
的
一
刻
。
拜
年
的
人
在
竊

竊
私
語
，
說
某
某
的
丈
夫
吸
毒
，
坐
牢
去
了
；
某
某
的

丈
夫
生
意
失
敗
，
在
商
場
當
保
安
員
，
沒
面
目
回
來
見

鄉
親
父
老
了
。
村
子
最
後
還
有
幾
個
老
遠
來
探
親
的
香

港
人
，
他
們
的
祖
父
輩
早
年
往
香
港
闖
天
下
，
現
在
要

帶
同
子
侄
衣
錦
還
鄉
，
卻
只
覺
一
片
零
落
，
這
個
春
節

真
太
冷
！

播
音
皇
帝
說
去
就
去
，
乾
脆
得
就
像
鍾
大
哥
在

大
氣
電
波
講
武
俠
小
說
般
：
人
生
休
說
苦
痛
。

好
了
，
有
個
特
輯
：
舊
日
的
足
跡
，
是
去
年
全

港
收
聽
率
最
高
的
電
台
節
目
，
多
人
聽
，
是
想
重
溫

一
代
風
雲
人
物
，
他
是
一
個
歷
史
標
記
，
是
眾
人
的

集
體
回
憶
，
我
們
要
跟
他
話
別
、
送
行
，
他
走
進
了

香
港
的
歷
史
之
中
：
打
開
香
港
歷
史
，
有
一
個
名
字

，
叫
做
鍾
偉
明
，
被
稱
頌
為
播
音
皇
帝
…
…

電
台
的
朋
友
真
有
趣
，
這
一
刻
為
鍾
偉
明
舉
辦

了
一
個
收
藏
展
覽
，
好
讓
香
港
市
民
還
有
一
個
親
近

播
音
皇
帝
、
追
懷
他
生
平
往
事
的
機
會
。
殊
不
知
，

歷
史
已
經
將
他
收
藏
在
記
憶
之
中
，
香
港
人
也
把
他

收
藏
在
心
底
裡
了
。

也
罷
，
既
來
之
，
則
觀
之
。
反
正
每
一
個
人
，

或
多
或
少
總
有
一
些
自
己
心
愛
的
收
藏
，
藏
書
甚
豐

的
朋
友
，
他
收
藏
的
，
盡
會
送
給
圖
書
館
，
遺
愛
置

於
館
中
，
人
人
得
以
撫
讀
受
益
。
吾
友
陳
任
，
他
最

多
的
收
藏
是
他
心
愛
的
唱
片
，
今
日
遺
愛
送
贈
何
處

，
我
也
不
大
清
楚
。
至
於
鍾
大
哥
的
遺
愛
最
大
為
何

，
恕
我
一
無
所
知
，
但
電
台
朋
友
為
他
展
出
一
個

﹁收
藏
閣
﹂
，
那
倒
是
一
個
珍
藏
甚
雜
的
﹁日
常
用

品
﹂
，
諸
如
：
黑
膠
唱
片
，
正
音
字
典
、
剪
報
、
劇

本
、
演
講
稿
真
跡
、
獎
座
、
書
籍
、
錄
音
剪
接
工
具

、
錢
幣
、
郵
票
，
大
部
分
都
是
與

他
播
音
工
作
息
息
相
關
的
用
品
，

瞻
顧
遺
跡
，
諸
君
當
有
如
在
昨
日

之
感
，
蓋
以
上
東
西
，
皆
他
生
前

陪
伴
他
在
電
台
度
過
每
一
天
的
心

愛
物
也
。

播
音
皇
帝
的
收
藏

黃
子
程

香
港
市
民
似
乎

愈
來
愈
少
在
家
吃
飯

，
尤
其
是
過
年
過
節

，
我
看
見
一
家
大
小

去
光
顧
酒
樓
食
肆
的

甚
多
，
酒
樓
食
肆
也

乘
機
推
出
應
節
筵
席

，
皆
大
歡
喜
。
聽
說
有
些
酒
家
的
春
茗

筵
席
一
早
便
宣
告
訂
滿
呢
。

我
對
吃
這
些
酒
樓
食
肆
的
筵
席
無

甚
好
感
，
來
來
去
去
，
每
餐
都
是
吃
差

不
多
的
菜
式
，
怎
會
不
望
而
生
厭
？
我

相
信
與
我
相
同
感
覺
的
人
很
多
，
大
家

胡
亂
吃
點
東
西
便
算
。
最
常
見
是
酒
樓
筵
席
上
到
蒸

魚
和
炸
雞
時
，
很
多
人
都
淺
嘗
即
止
，
或
者
索
性
不

吃
，
撤
下
去
的
分
量
肯
定
比
吃
下
去
的
多
。

我
不
喜
歡
酒
席
上
分
菜
，
浪
費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
如
果
一
碟
菜
少
人
吃
，
可
以
要
求
侍
應
用
盒
子
盛

起
，
讓
座
上
客
人
帶
回
家
吃
。
但
是
如
果
食
物
已
分

開
一
份
份
，
放
到
客
人
面
前
呢
，
就
算
沒
有
吃
過
也

會
感
覺
不
太
乾
凈
，
尤
其
是
單
尾
的
炒
飯
炒
麵
，
分

盛
小
碗
內
，
要
重
新
放
到
一
起
很
不
方
便
，
結
果
都

當
作
垃
圾
棄
掉
了
。

不
知
酒
樓
食
肆
中
人
會
不
會
來
個
大
革
新
，
例

如
減
少
筵
席
上
的
菜
式
，
從
八
大
碟
減
為
六
大
碟
，

又
或
者
按
客
人
的
要
求
減
少
分
量
，
鼓
勵
大
家
珍
惜

食
物
，
避
免
浪
費
。
我
記
憶
中
，
少
時
的
筵
席
上
的

食
物
碟
數
比
今
天
多
，
現
今
這
種
排
場
已
是
革
新
的

結
果
，
只
不
過
年
代
久
遠
，
變
成
慣
例
。

附
近
商
場
有
一
家
果
菜
店
，
貨
色
齊
備
，
價
錢
合

理
，
幫
襯
的
不
少
。

除
了
正
常
售
價
外
，
店
的
一
角
設
有
特
價
部
，
把

那
些
有
瑕
疪
的
、
快
壞
或
部
分
已
經
壞
了
的
果
菜
，
放

在
一
個
個
袋
子
裡
廉
價
出
售
。

這
些
廉
價
果
菜
買
回
家
去
，
你
會
發
覺
部
分
已
不

宜
進
食
，
部
分
要
削
去
少
許
甚
至
一
半
。
其
餘
算
是
好

的
部
分
也
要
快
吃
，
因
為
外
表
雖
光
鮮
，
內
裡
恐
怕
已

經
變
質
。
所
以
這
些
廉
價
果
菜
買
回
去
是
否
上
算
仍
然

有
待
證
實
。

不
過
內
子
早
已
養
成
習
慣
，
便
是
一
進
店
便
奔
廉

價
部
，
看
有
什
麼
便
宜
貨
可
執
。

我
說
：
以
我
們
的
經
濟
狀
況
，
不
一
定
要
買
廉
價

部
的
貨
。
加
上
買
回
來
已
經
壞
了
一
半
，
算
起
來
省
不

了
多
少
錢
，
何
必
自
苦
若
此
呢
？

她
的
回
答
是
：
有
什
麼
苦
？
我
買
到
便
宜
貨
只
會

感
到
歡
喜
呀
！

我
想
：
習
慣
的
事
實
在
難
以
改
變
，
她
大
概
是
節

儉
慣
了
。
比
起
那
些
闊
綽
女
子
，
進
任
何
店
都
揀
最
貴

的
買
，
不
是
更
值
得
欣
賞
嗎
？
但
我
仍
然
希
望
她
節
儉

不
要
過
分
。

去聽劉再復講 「《紅
樓夢》與西方哲學」，沒
有想到這樣艱深的題目有
這麼多的聽眾，有點喜出
望外。回來以後在想：剛
才劉教授講了文學作品離
不開三個標準──心靈是
第一，審美形式是第三，
還有一個，卻怎麼也想不
起來。

記性真不好，有點懊
惱，其實聽演講最好是做
點記錄。這時想起了已故
黃霑。好幾年前，我去嶺
南大學聽白先勇的演講。
有好幾位文學界的朋友坐
在一起，黃霑帶着女兒，
大家還寒暄了一下。演講

開始，一整排都是認識的人，我看過去
，只有一個人在做筆記，他便是黃霑。
那個畫面至今很清晰。當時的黃霑已經
有名，但還是勤奮認真，可見成功不是
僥幸。

沒做筆記，想不起來這文學作品的
第二個準則。其實劉再復的幾本書都是
我編的，記憶差，翻來翻去也找不着。
最後還是上網查詢找到的──第二個是
「想像力」。劉再復的意思是此為衡量

的標準：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都離不開
這三個準則。也就是說，這三個準則是
一把尺，缺一不可。

劉再復擅於概括。有了他提出的這
三個準則，我們讀文學作品就可以衡量
一下。心靈指的是作品的境界，是高
雅還是粗俗，想像力是天賦才華，審美
形式包括文字技巧
等。

好在有電腦，
這查找功能太方便
了。現在已是一日
不可無 「此君」。

長命百歲
葉特生

筵席所見
關 平

三
個
準
則

舒

非

直奔廉價部
阿 濃

我
所
以
寫
作
是
由
於
寫
作
的
過
程
中
感
到
充

實
。
平
日
無
端
偶
或
興
起
的
閑
愁
、
落
寞
、
無
所

適
從
等
感
覺
都
在
提
筆
的
一
剎
那
擴
散
，
向
無
邊

無
際
的
虛
空
疾
馳
而
去
，
匯
成
一
陣
流
星
雨
。

寫
作
中
始
終
困
惑
我
的
是
落
筆
的
速
度
永
遠

跟
不
上
思
維
和
感
悟
的
運
轉
，
一
些
原
先
沒
有
的

意
念
，
當
筆
與
紙
接
觸
時
突
然
地
從
意
識
底
層
一

波
推
一
波
往
上
湧
現
。

我
一
邊
疾
書
，
一
邊
用
心
捕
捉
，
常
常
跌
進
兒
時
玩
捉
迷
藏
的
遊

戲
。
只
是
現
在
是
自
己
跟
自
己
決
勝
負
，
空
間
擴
大
到
無
限
，
時
間
錯

疊
扭
結
，
一
個
自
己
頑
皮
地
躲
閃
，
另
一
個
自
己
焦
急
地
尋
索
。

於
是
形
成
：

寫
作
的
過
程
是
自
己
尋
找
自
己
；

寫
作
的
目
的
是
自
己
尋
找
自
己
。

於
是
在
寫
作
的
過
程
中
，
感
覺
到
的
是
掙
扎
：
情
愫
對
感
覺
的
掙

扎
；
感
覺
對
身
體
的
掙
扎
。
寫
作
完
成
時
，
破
繭
而
出
的
蛾
子
縱
身
飛

入
另
一
茫
茫
陌
生
的
世
界
。

寫
作
的
過
程
緊
附
着
目
的
。
寫
作
的
目
的
一
直
在
過
程
中
，
是
本

質
執
著
於
形
式
，
形
式
執
著
於
本
質
的
一
次
終
極
追
求
。

寫
作
與
我

王

渝

這個春節真太冷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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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二
十
多
年
，
內
地
民
眾
過

春
節
不
能
不
提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春

節
晚
會
，
提
到
春
晚
又
必
群
情
激

昂
。
圍
繞
春
晚
的
是
是
非
非
隨
着

網
絡
的
發
展
越
炒
越
烈
。
今
年
觀

眾
和
網
友
評
說
的
焦
點
是
趙
本
山

、
劉
謙
，
還
有
重
出
江
湖
的
王
菲

和
小
虎
隊
。

也
難
為
了
趙
本
山
，
自
有
春
晚
，
小
品
類
節
目
就

少
不
了
他
，
晚
會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效
應
就
靠
趙
本
山
團

隊
了
。
他
也
着
實
叫
全
國
人
民
開
心
了
好
些
年
。
可
演

了
二
十
多
年
，
他
縱
有
天
大
本
事
，
對
着
十
億
八
億
春

晚
觀
眾
，
一
是
江
郎
才
盡
，
二
是
眾
口
難
調
，
實
在
難

讓
諸
位
都
叫
好
。
劉
謙
是
魔
術
師
，
魔
術
看
的
就
是
個

眼
明
手
快
的
障
眼
法
，
圖
的
就
是
個
出
人
意
料
的
新
招

，
忽
悠
的
就
是
觀
眾
。
若
硬
要
批
評
他
玩
的
是
騙
術
就

是
外
行
話
了
。
但
今
年
網
民
不
滿
其
節
目
的
果
汁
宣
傳

過
於
赤
裸
，
又
出
了
個
年
少
氣
盛
的
才
子
韓
寒
的
口
誅

筆
伐
，
於
是
火
上
澆
油
。
劉
、
韓
兩
個
年
輕
人
已
經
幹

上
了
架
，
下
文
肯
定
會
更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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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友好新年會有感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到北京考察交流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6A 陳敬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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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五年級 鄭淑尤

米奇老鼠
英皇佐治五世中學 王卓玲

若說香港是一個歷
史文化城市，或許，不
少人都會持反對的意見
。然而，若我們把焦點
集中在 「岩石」方面，
則可能成為世界有名的
景點之一。

2009 年 11 月 3 日，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開幕
，標誌着香港的岩石群
要向世界展示最美的一
面。那麼，香港究竟有
什麼著名的岩石？

《石遊記》一書，
就介紹了香港的岩石，
以及香港景內十一個富
有特色的岩石面貌。例

如有六千萬年前的香港地貌的東平洲、有世
界級六角柱的糧船灣、全港最老岩群的黃竹
角嘴；另外，印洲塘、赤洲、荔枝莊、橋嘴
洲、吊鐘洲、果洲群島、馬屎洲、荔枝窩等
，都有一一向讀者介紹。

的確，要走訪十一個地方，認識這些香
港著名的岩石，並不是容易的事。透過《石
遊記》向海內外讀者推廣香港的地質景點，
推一步推動地質旅遊，向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出發。

虎年（Year of the Tiger）剛至，首先
祝讀者虎虎生威，身體健康！

老虎在中西文化中，都是兇猛的象徵
。 談 到 與 虎 「Tiger」 有 關 的 陳 腔 濫 調
「Cliché」，意思最與中文相近的可算是
「Have a tiger by the tail」（捉着老虎的尾

巴）──老虎這麼兇，還敢捉着牠的尾巴，真是不知死活！這和
中文裡的 「老虎頭上拍蒼蠅」（或廣東話的 「老虎頭上釘蚤乸
」）同出一轍，只是一個用頭、一個用尾，但意思不謀而合。

老虎能夠使人望而生畏，聞風喪膽，其中一個原因是其凌厲
的目光。 「Eye of the tiger」，就是像老虎那樣有強烈戰鬥心，
必要取得勝利的眼神。

有個與虎相關的陳腔濫調，竟是直譯自中文，那就是紙老虎
「Paper tiger」！其意思一如我們認識的，意指一些外表來勢

洶洶，但有名無實的人。正由於老虎兇悍的形象太深入民心，紙
老虎的沒用更是明顯。廣東話中也有相同意思的悶蛋語，叫 「沒
牙老虎」。

（悶蛋系列之四）

中日兩國自一九七二年建交起，經常組
成一些 「中日友好××會、××大聯盟」或
相類似的機構，藉由雙方共同舉辦、參與、
策劃的活動去改善兩國長久以來（由元朝至
今）的對立局面。 「中日兩國，合則兩利、
鬥則俱傷、以史為鑒、面對未來」更一度成

為中方的 「口頭禪」；國家元首在出訪日本時亦會被傳媒以 「融
冰、破冰、友好、解凍、親善之旅……」的四字詞來形容。

二月時，我參加了由國際教養大學、秋田大學聯合舉辦的
「日中友好新年會」。眾所周知，中日兩國一路過來衝突不斷的

原因：其實在於日揆一直不肯正視侵華歷史，甚至否認、故意竄
改歷史，逃避歷史責任。新年會氣氛看似融洽，但深層次矛盾卻
依然存在。中國人表演、日本人做戲後，大家報以機械式拍手，
似見怪不怪，像例行公事。我結交到的多是旅居、定居於日本的
中國人。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人的圈子是那麼大
，那麼團結，那麼多元化。俗語有云：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
正正是我此刻的感受。

這些中日什麼什麼場合，台灣學生總是會缺席，或乾脆不報
名，我其實不表贊同。在這些場合，最尷尬的就是澳門及香港的
學生。港澳兩地經歷過百多年的殖民管治、市民所受的都是葡式
、英式殖民地教育，因此，大家一般都不會直認自己是「中國人」
，卻又不肯臣服給葡英兩國，說自己是葡英子民，本土意識因而
形成。

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問我從哪裡來，我堅持答： 「香港」二
字。第一、我在香港土生土長，飲的是香港水，流的是香港血；
第二，我答中國的話，對方必會追問是那個城市，倒不如直接告
訴對方 「香港」，省卻無限麻煩；第三、對方會很自然問我是否
就讀香港大學，能在短時間縮短雙方距離，又能無限衍生話題，
一舉兩得。

於 2009 年 12 月聖誕假期期間，我
們一行三十人到了北京進行交流活動，
讓我獲益良多。

在這幾天裡，北京向我們展露了她
在寒冬，而又充滿古都氣息的一面。負
責帶領我們的導遊 「小張」，帶我們遊
覽了許多名勝古蹟，包括：古色古香的
天壇、宏偉的故宮、巍峨壯觀的長城，
以及充滿風味的胡同。在 「小張」詳細
的講解下，我們在遊覽的過程中，不斷
增加對各個景點的歷史價值及其文化知
識。

除了歷史文化外，我們還見證了北
京現代化的標誌，如奧林匹克公園中外
形獨特的鳥巢及水立方、繁華的王府井
大街、西單區內的圖書大廈、先進的中
國航空博物館，以及內藏不少珍品和特
色展覽的首都博物館。北京的經濟發達
，現代化的建築物與古氣盎然的亭台樓
閣相映成趣。這趟旅程，讓我們看到古
今建築的特色變化，令我們眼界大開。

不僅如此，這短短數天亦讓我們體
驗了我國首都地道的風土人情。我們曾

到鼓樓大街附近乘坐人力車遊胡同，人
力車伕沿途詳細地為我們講解了胡同的
特色及其歷史的演變過程。他熱心服務
，不僅只是為了那幾塊錢的小費，而是
讓到訪北京的旅客能夠感受到北京人的
熱情。

而令我感到遺憾的事，在是次交流
期間，適逢是內地學生的公開考試，未
能與當地學生對談交流，錯失了一次與
內地青年直接溝通的機會。幸而，在今
次的北京交流團中，我認識了一群來自
不同學校的同學，大大擴展了我的人際
網絡。我們在北京活動，由於人生路不
熟，加上在極度寒冷的天氣下，我們一
群青少年發揮了團結的精神，守望相助
，實屬難能可貴。

最後，我們要感謝葵青民政事務處
、葵青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轄下地方
行政發展工作小組、葵青區青少年社區
服務計劃比賽統籌委員會及有關機構舉
辦是次交流團，並提供全費資助，讓我
們眼界大開、增廣見聞。

暑假，代表着一個學期的結束，另一個
學期的開始。

我到底應該快樂還是傷心呢？
快樂，是因為可以休息一個多月，不用

再早起，更不用做那排山倒海的功課（雖然
也要做暑假作業），還可以玩個痛快！

那既然有那麼多好處，怎麼還傷心呢？
我傷心，是因為可能再也見不到一班六

年級的朋友，也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我的同
班同學，並有一位同學明年將會到外國升學

。雖說可以到他們家玩，但卻好像缺少了某
些東西，遠比起在班房，在校園裡的感覺遜
色。

再者，這次的暑假是我在小學中的最後
一次的暑假，明年便要升讀決定性的六年級
了！所以我已有心理準備會有一半，甚至更
多的時間會被教科書 「活埋」。

暑假，一個令我體會到悲歡離合，百感
交集的悠長假期。

米奇老鼠，那隻像人用雙腿站立的老鼠
。他有兩隻圓耳朵，又圓又黑的鼻子，紅色
的短褲，鮮黃色的皮鞋，還有那對戴着白色
手套的、只有四隻手指的手。其實，七十多
年前，他已經在黑白影片中出現。

因為受到大眾歡迎，他的公司推出成千
上萬印有他的樣子的貨品，種類繁多，每年
為公司帶來多於四千五百萬元的收入。那正
是米奇老鼠的黃金時期。

後來，觀眾看厭了，他的人氣便開始不

斷下滑，公司的設計師給他添了很多家庭成
員，也給米奇加了變化，換了很多嶄新的形
象，他又再一次受到大眾的喜愛。其實所有
東西都像米奇老鼠，就算跟他一樣有討人喜
歡的模樣，若是一成不變的話， 「觀眾」也
會漸漸覺得厭倦，即使可以像米奇一樣長青
不老，大家都不會對千篇一律、古老的東西
感到興趣……

……除非那個人像我一樣，喜歡來自爵
士時期、黑白雙色的原版米奇老鼠吧！


